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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娅的家庭论起来应该

属于小兔子他们的阶层，她
的父母是第三野战军的文
化兵，她就是出生在军区大
院，后来母亲转业，分配的
房子是在弄堂里。

当小兔子他们认识舒娅
的时候，照他们的说法，舒

娅也是个“小市民”了。舒
娅呢，很微妙地，自从与他
们一伙人结识后，有意无意
地想回到她的家庭背景里
去。她开始说普通话；在家
里寻找旧军服，竟也找到一
件两个口袋的列兵服，腰身

肥大无比……可是，显然无
济于事。小兔子他们第一次
上门，看见的一幅图画，就
是舒娅家的扬州阿姨和妹
妹舒拉坐在门口剥豆。见舒
娅带一拨人回来，舒拉很不
给面子地叫舒娅一起剥豆。

舒娅不理会，舒拉就在身后
很凶地吵。这一拨人，好笑
地看着舒拉。小兔子没说什
么，七月呢，朝舒拉一瞪眼，
要将她吓回去的意思，可那
只是一霎，接下去是更凶猛
的吵。此时，南昌一牵嘴角，

说道：真是小市民！这句话
让舒娅和舒拉都满脸通红，
舒娅转身将房门带上。可是
不一会儿，舒拉推门进来，
拖把椅子坐在一边。她竖起
着耳朵，听他们说话，可是
有谁会注意她呢？在那个年

龄里，四岁的差距简直是一
道沟壑，隔开了两个时代。

舒拉坐在人圈外头，看
他们围着方桌侃侃而谈，谈
时事，谈政治。谈到机密处，
四周看看，对舒娅说：让你
妹妹走开。舒娅晓得对妹妹
不能来硬的，哄她说：你出
去，我给你两角钱。舒拉立

刻瞪大眼睛，警觉地问：妈
妈给你钱了？人们便哄笑，
南昌从鼻子里哼一声：小市
民！舒娅就红了脸。舒拉恼
怒地瞪着南昌，她恨这个
人，恨他的傲慢。称她们“小
市民”，是对她们，尤其是对

她的严重侮辱。舒拉对姐姐
和姐姐同学们的心情十分
复杂，一方面羡嫉她们的长
成，另一方面又蔑视她们的
做派，觉得俗。

舒拉曾经将一整本马恩
列斯语录抄写在笔记本上，

她连字都写不端正呢！她在
弄前的马路上走来走去，有
发传单的红卫兵急急地经
过，都不会发给她一张。她
很珍惜地将这些传单收藏
起来，也有薄薄的一叠了。
她尾随几名男生去往各处

看大字报，相距十来米地跟
在男生后面，在她看起来已
经走得很远，街道完全陌生
了，可他们还在继续往前
走。她心里害怕，与他们的
距离越缩越近，他们早已经
发现她的尾随，有意加快速

度，好摆脱她。大街上就出

现了一人追，数人逃的情
景。最后，他们进了一所院

落，院内一幢小楼，里外都
张贴了大字报。舒拉惊魂未
定，又怕被他们甩掉，找不
到回家的路，墨汁淋漓的大
字从眼前过去，不晓得写的
是什么。

后来，舒娅想到了对付

舒拉的办法，那就是他们在
小房间里说话，将舒拉锁在
外面。很奇怪地，舒拉并没
因此生气，她反而安静下
来。这一伙人在隔壁房间
里，只能听见偶尔爆发的笑
声。舒拉一个人坐在大房间

里，看着那几本残缺的书，
已经看过无数遍了，还要再
无数遍地看下去。有时候，
她轻轻放下书，略踮着脚，
走出去，在小房间紧闭的门
口徘徊一下。

有一次，南昌推门出

来，与她撞个对面，南昌有
些抱歉地对她笑笑。舒拉对
南昌招手，意思是要他过
来。南昌觉得好奇，随着舒
拉走到大房间。舒拉在椅上
坐下，向南昌仰着头。我对
你说，舒拉说：她们，她用下

巴颏点了点小房间的方向，
她们根本理解不了！理解什
么？南昌问。理解你的思想！
舒拉说。说完后紧闭着嘴，
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南
昌。南昌站了一会儿，转身
走了，舒拉的眼睛却逼迫他
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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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有很多传统药

物和草药被人使用，但在很
多国家，对于这些药却只有
很少的管理，甚至没有任何
限制。光是在美国，这项产业
的每年总值即高达 10亿美
元。在英国，有些草药已经取
得执照，但有些草药只要遵

守一些贩售规定，就可以不
必申请执照，还有一些则被
当作健康食品出售，因此也
被当成食品管理。如果是后
者，这种草药在出售时，不准
宣称含有医疗效果。

虽然植物绝对是天然

的，但它们本身含有很多化
学物质，其中有些可以被用
来当作药，但其他的则可能
有很高的毒性。不幸的是，很
多人却认为，既然是天然的，
草药一定很安全。但就跟人
造的合成药物一样，草药也

有可能对服用者造成伤害。
人类今天使用的很多药

物，或是以前曾经使用过
的，很多都是从植物萃取而
来。除了古柯碱和海洛因之
外，也许最著名的就是毛地
黄了，这是从植物紫花洋地

黄提炼来的，从这里面萃取
出来的纯药物有抗心律不
齐剂。有很多药都是从植物
中直接或间接提炼，其中有
一些被当作毒品服用，像梅
斯卡灵、LSD、裸盖菇碱、天

仙子胺和大麻。
草药和草药方的种类实

在太多，我们只能作一些简
单的介绍。有几个问题是草
药或草药疗法特别会碰到
的。第一，它们的安全性很少
被测试过，因此有关于它们
的毒性信息就相当少；第二，
某一种植物，其活性成分的

浓度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
它的剂量也就不精确；第三，
草药产品都是混合的，因此，
各种成分之间可能产生交互
作用，因此可能增加它们的
毒性。关于制作草药的人以
及草药成分内容信息的不

足，可能会造成不可预知的
后果。最后，被用来制成药剂
的植物可能遭到霉菌毒素或
杀虫剂污染。

在制造合成药物时，一
定要确认出正确的化学物
身份和纯度，但在制作草药

时则无法做到这一点，经常
会发生某些或全部的草药
成分都无法辨认的情况。因
此，草药的真正效果机制就
很少被了解，和合成药物正
好相反，草药各种成分之间
的交互作用无法预测。

草药经常都是制成汁

液，但现在可以制成浓度更
高的胶囊，因此服食草药过
量的可能性就此存在。因为
很多草药都是公开贩卖，人
们无须在有执照的医药人员
的指导下，就可以自行购买

及服用，有些人可能会自行
增加服用剂量，因为他们会

认为，如果建议剂量有效，增
加服用剂量应该更有效。

圣约翰草。圣约翰草被

广泛用来治疗轻微忧郁症，
事实上，它在德国的销路胜
过合成药百忧解。它的效果
不错，即使有些副作用，似乎
也不成问题。但是它会干扰
其他药物的药效，一般来说，
它会减少某几种药的活动，

造成治疗无效。之所以会发
生这种状况，是因为圣约翰
草能够引进代谢其他药物的
酶，这种酶的数量因此就会
增加，导致其他药物的代谢
和排泄增加。因此，在服用过
圣约翰草后，如果再服下某

种药，那么，这种药可能就无
法达到治疗的必要浓度，或
无法保持太久的活性效力，
或者，反过来可能会产生更
多的活性或毒性代谢物。用
来治疗血栓、气喘和心脏病
的药，以及避孕药，如果和

这种草药一起服用，它们的
药效全都会降低。

花草茶和咯啶生物碱，
在西印度群岛地区，咯啶生

物碱中毒一直是个问题，因
为，含有咯啶生物碱的植物，
像天芥菜、千里光、野百合等
植物，常被用在传统药物中，
并被拿来泡成花草茶。长期
暴露在这些低剂量的生物碱
中，会造成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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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朱见深是一个很专

情的人，可他毕竟是皇帝，
绝不可能只宠信万贵妃一
个人，他也会时常找后宫的
其他妃子或是宫女，万贵妃
也从未反对过，双方似乎相
安无事，但朱见深似乎一直
以来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疑

点：为什么这么久过去了，
他还没有任何子女呢？

朱见深万万想不到，之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
所有怀上他孩子的妃子或
宫女都被人逼迫堕胎了！而
干这件缺德事的正是那位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万贵
妃。但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
朱见深这些事情，原因很简
单，他们不敢。

接替皇后位置的王小姐
也是胆战心惊，经常串门，
主动问安，就怕这位无冕之

后什么时候心血来潮，闲来
无事整她一下。此时的万贵
妃俨然已经成为了后宫真
正的统治者。但凡有后宫妃
嫔宫女怀孕，她便立刻指使
手下的人去逼迫堕胎，好不
威风，自己生不出来就不让

别人生，真可谓是断子绝
孙、一统江湖。

也就在这个时候，广西
来的纪姑娘进入了深宫，此
时的她背井离乡，孤苦一
人，怯生生地注视着周围陌
生的一切，没有人会想到，

就在不久之后，这个羞涩胆
怯的小姑娘将会撼动万贵

妃那看似稳如泰山的权势
与地位。

纪姑娘被分配入宫，做

了一名普通的宫女。她真心
诚意地对待每一个人，从不
去计较什么，由于她的出色
表现，上级派给了她一个重
要的职务———仓库管理员。
一般来说，这管仓库实在不
能算是个体面的差事，但纪

姑娘这个仓管员当得却是十
分风光，这是因为她管的那
个仓库比较特别———钱库。

更为重要的是，她管的
这个钱库并非国库，而是内
藏库，国库里存放的就是国
家的钱，是由户部管的，而

所谓内藏库里存的是皇帝
的私房钱，由他自己掌管。
这也为后来发生的一切打
下了伏笔。

成化五年（1469）的一

天，纪姑娘正如往常一样认真
清点着仓库，一个人走了进
来。这位仁兄就是朱见深。

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
相遇。朱见深对这个管仓库
的小姑娘起初并不在意，他
关心的只是仓库里的钱，四
处巡视之后，他开始询问仓
库的收支情况。可是问着问
着，朱见深突然发现了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眼前的这个小姑娘十分

特别，虽然初次见面，却应答
如流，而且神情自然，不卑不

亢。朱见深被深深地打动了。
他喜欢上了这个小姑娘，当

然了，由于他是皇帝，自然不
用经过加深了解、互致问候、
拜见双方父母之类的复杂过
程，直接就“临幸”了。

此后，她依然如往常一

样管理着她的仓库，也从未
对人谈论过这件事情。可是
上天偏偏要给她一个不平凡
的命运，就在不久之后，她发
现自己竟然怀孕了。她怀孕
的事情最终还是被万贵妃知
道了，于是这位后宫的统治

者决定派她身边的一位亲信
宫女去处理此事———堕掉那
个即将出生的孩子。

上天无路，遁地无门。万
贵妃的亲信终于还是来了，
她走进纪姑娘那所简陋的
住所，目无表情地看着她挺

起的肚子和惊慌的眼神，没
有说一句话，转身走了。然
后她回到万贵妃的寝宫，回
复了她的答案：“她的身体
有病，但并未怀孕。”

我没有能够在史书中找

到这个宫女的名字，这并不奇
怪，因为在后世史家的眼中，
她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不过在我看来，在王侯将相的
历史中，她也有着属于自己的
称呼———一个有良心的人。

万贵妃被瞒了过去，而

纪姑娘肚子里的孩子终于
保住了性命，后宫又恢复了
往日的平静，但在这平静的
外表下，事情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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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回北京，正穿越着和

大车店一样混乱的首都机
场候机厅，她的电话就来
了，带着哭腔。“杨一，你没
人性。你跟着一个女的跑
了，我使劲追，追了好久都
追不上，那女的还回头对我
冷笑，你也跟着她一起笑。”

“我什么时候跟女的跑了？”
“昨天半夜，梦里，最后我

是哭醒的，现在还哭呢，马上
来学校，必须赔礼道歉！”我无
语……突然大笑三声，候机厅
的人避犹不及地看着我。

这是“非典”正式结束的
第三天，我第一次走进她们学
校。我发现，曾经熟知的每一

个细节变得那么陌生：铁栅栏
还在，但两侧的男生女生却不
在了；那些风还在，但风中飘
散的窃窃私语却听不见了
……小商小贩不见了，武警小
战士不见了，我曾经妄想练就
“穿墙术”穿过那扇灰黑色的

铸铁大门，现在轻易可以走
过，走过时，心里却怅然若失。

我走进那幢爬满常青藤

的四层青砖灰楼里，悠长的走
廊有种幽深的凉意，女生们都
出去了，只有她的门开着。她
背对着门正在一个透明的玻
璃瓶里泡着一串水晶，那串每
天都戴在手上的水晶。

我悄悄站在门边不说

话，看见她小心翼翼把水晶

从瓶子里拿出来放到一块
白色哈达上，让窗台上的阳

光蒸发上面的水珠。
我悄悄走到她背后，附

在她耳朵边问：“昨晚那女
的长得漂亮吗？”

她猛地回头，幽怨地看
着我：“想入非非了吧？做你
的妖精梦去……”然后别过

头去盯着碧玺闪烁的光，我
伸手想去扳她瘦削的肩，她
张口就咬上去，很疼。

她松开口，笑着转身跑向
窗台，然后变得郑重，对着水
晶拜了拜，小心地拿起：“这是
‘碧玺’，水晶中的极品，有很

强的灵性和记忆，会给主人提
示祸福。”我还来不及反应，她
就把碧玺戴上我的左腕。

突然感到一阵冰凉的刺
痛，一串冰，寒意迅猛地融
化在我的腕骨深处。
“刚才你把它泡在玻璃

瓶子里干什么？”
“消磁，每颗水晶都有

自己的灵性，它们会呼吸，会
沾上外界的戾气，每隔一段
时间就要用最干净的水把戾
气消掉，它能记忆主人的磁
场，也会改变主人的磁场，所

以不能让别的女人摸它。”
我用手指转动着珠子：

“好像这串水晶只有十七颗。”
“因为有一颗死了。”
“水晶也会死吗？”
“有生命当然就会死，

但，有时它也会活回来。遇

到，她爱，并爱她的人。”
说话时，她的眼睛一直亮

晶晶地盯着我，从此之后，我
的左腕就胎记般戴着这串碧
玺水晶，她努力在我身上烙上
她的印记，而我无从抗拒。

苏阳跟在浅浅后面走进
寝室，浅浅进门就夸张地展示
脖子上的项链：“他刚给我买

的蒂芙尼，一万六千多呢。”看
见我腕上的水晶链子，浅浅惊
讶地盯着她：“你真把命都给
她了。”她没说话。苏阳过来

问：“‘敌人’车队第一次合
练，有没有信心？”
“放心，不过就是在沙

漠里玩几天吗，这几天正是
内蒙风景最好的时候。”

这是一次猝不及防的旅
途，狗子向我撞过来时毫无
预兆，当时我正挂着一挡陷
在一处流沙里无法躲闪，一
声闷响，我眼前一黑。

这是内蒙大沙漠风景最
漂亮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
季节，等我醒过来时大雨倾
盆如注，狗子正“哇哇”地哭。
苏阳对他破口大骂：“为什么
不安金属防滑链，这么不专
业还想玩全国锦标赛？”

我断了两根肋骨，很
疼，很想她。苏阳拿起我的
手机帮我念了一条她发来
的短信：“�嘛呢叭咪�，愿
九天十地的神都保佑你。”
这时，闪电把黑黑的天幕撕
成绚烂的裂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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